
本报讯（记者陶映荃）不需要明星大腕
助阵， 只要有一片天地就能自由绽放。 近
日， 由北京农民之子文化发展中心主办，北
京市总工会、北京市温暖基金会资助的“半塔
之声———社区广场音乐节”，在昌平区东小口
镇半塔村郊野公园开演，晚会吸引了半塔社
区上千位打工者前来观赏。 炎炎夏日中，主
办者感受到大家对文娱活动的激情与积极
参与意识， 直叹：“既在意料之中也在意想
之外。 ”

在东北大秧歌和广场舞的劲爆表演
中，音乐节徐徐拉开序幕，演员整齐的服装
带来的美感与表演的动感， 获得观众的热
烈喝彩。

社区学习圈项目是北京市温暖基金会职
工孵化项目， 主要支持在有上万名外来打工
者家庭居住的半塔村开展打工者文化生活建
设活动，促进打工者养成终身学习的习惯。 目
前，半塔村在学习圈活动的推动下，已发展了
各类自组织的文化活动圈。 舞台上，家庭教育
学习圈展示了他们的节目，三句半《社区文化
靠大家》，用风趣的形式，把观众逗得哈哈大
笑，引发居民对家庭教育的思考。

音乐节最主要的一环是半塔村青年俱
乐部的揭牌仪式。 为了青年人能很好的组织
到起来，互助学习，农民之子推动成立了青
年俱乐部。 会长是职业营养师，他虽然工作
繁忙，只要有空就到社区学习中心，和工作

人员商量如何组织大家活动。 音乐节是青年
俱乐部成员和农民之子青年成长营成员共
同策划筹备的。 十几位青年白天上班，晚上
和农民之子工作人员加班编排节目，苦乐都
在其中。

本次晚会的节目演出者均来自半塔社
区，既有 4 岁小朋友的舞蹈《加加油》，也有
70 多岁老奶奶的京剧《红灯记》表演，还有江
湖变脸艺术传人献艺。 活动设了 100 名大众
评审，评选出前三名优秀表演者。一位观众表
示，他来半塔村住了多年，第一次看到这样大
型的社区音乐节， 对传达出的浓浓的文化氛
围感觉特别好。

农民之子的相关负责人表示， 今天的基
层组织不仅要协助工会关注打工者的家庭生
活， 更关注重打工家庭对于精神和文化生活
的需求。 目前，正是盛夏，各地都在举办社区
广场活动， 它为打工者提供了一个可以自由
释放情绪的空间和舞台， 对于引导打工者学
会文明礼貌地表达自己的情绪、 情感有非常
必要、深远的意义。

上周， 备受关注的中国户籍制度改
革方案面世。 在外界看来， 这一酝酿数
年、着眼新型城镇化的新政，至少在以下
五方面有所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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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广场音乐节，
让打工者秀出自己的才艺

本报记者 邹明强

本报通讯员 张凤华

有技术到哪里都吃香， 有爱心在哪里都
受到欢迎。 今年 46 岁的唐红兵，在武汉公交
集团五公司当公交车司机已经 7 年了， 这个
来自湖北天门的农民工， 不仅没有受到过歧
视，还成为公司和乘客最欢迎的人。

唐红兵说话语速不快，声音较轻，脾气温
和。 他认为，这种性格使他“开车不争不抢不
着急，所以开车就节油”。据公司统计，唐红兵
7 年共行驶了 26 万多公里， 累计节油 8000
多升。

唐红兵记得， 受聘到武汉公交集团五公
司上岗第一天， 他开的是辆已服役近 7 年的
公交车。 开了几趟，他觉得动力有点过剩，就
自己动手把化油器的主量孔调小了一点。 这
样的老车型， 行驶时空气与燃料的最佳混合
比例，依靠主量孔人工调节：孔小了，喷油不
够，影响动力；孔大了的话，又喷油过多，造成
燃料的浪费。调了几个回合，主量孔的最佳位
置被他找到了。

当月， 唐红兵领到了 100 元节油奖。 此
后，他月月拿奖，一直开到车延期报废。

2009 年夏天， 公司一辆天然气公交车，
一个月亏气 200 立方米，还因故障抛锚 3 次。

技术部找到唐红兵， 他发现是偏心轴出了问
题。 果然，偏心轴一换，车辆迅速“康复”了。

2013 年 7 月，先后开过公司 078 号车的
4 名司机，全都用油超标，最高的一次一个月
多耗油 300 多升。唐红兵接手后，从驾驶室的
仪表盘一直检查到车子尾部的发动机， 排查
了 20 多根信号线，最后发现是行车电脑上有
根线磨破、短路了。 这辆人见人怕的车，在他
手上的当月就摘掉了“高耗油车”的帽子。

今年 4 月 27 日，公司技术部再次找到唐
红兵：“场站停了辆‘高耗车’，你去看看是什
么问题吧。 ” 唐红兵检查后说：“滤清器不仅
不过滤， 还让吸进去的空气更脏， 燃烧不充
分，当然耗油了。 ”

唐红兵过去在农村个体跑车，每天记录
跑了多少趟、加了多少油、花了多少钱。就这
样慢慢地，他养成了开车节油的好习惯。

“同事们信任我，碰到问题都打电话咨询

我，这种被需要的感觉，是实实在在的幸福。”
唐红兵所在的 586 路， 行走的线路是从

螃蟹甲到万科城市花园， 行经的武昌雄楚大
道，现在正在全线改造。 “过去一个小时的车
程，现在城市建设，要跑两个小时，经常堵死
了。 ”路窄车多，有的司机看见哪边车道的车
在动，就开车往哪边钻。 但他从不随便变道，
总是轻踩油门，轻点刹车。

唐红兵表示， 自己每天接触不同的人，
有的乘客确实不好对付。 路况不好时，也会
有乘客来吵架，自己也不好受。 “我女儿就给
我讲，堵车的时候，就当一车乘客都是亲人，
一家人自驾游。我一想，女儿的提醒很正确。”
所以他每天都能保持良好的心态和心情出
车，“我还专门在驾驶室旁边装了广播和喇
叭，高峰堵车我就打开广播，调节情绪。 不少
乘客还要我把声音开大点。 听到乘客在车厢
里笑起来。 就不觉得辛苦了。 ”

“现在公司每周组织工友到我车上观
摩， 操作有什么问题， 就在车上边示范边
讲，效果很好。 ”不久前，分公司还请唐红兵
去做辅导课，“当时有六十多个司机。 我讲
的时候他们听得很认真，我觉得特别有成就
感！ ”

唐红兵的妻子在武汉有份不错的工作，
女儿也正在武汉上高中， 成绩不错。 唐红兵
说：“我这个农民工在城市没有感觉到什么异
样， 关键是有个好心态。 主动把自己融入城
市，奉献自己的技术和爱心，自己就是城市的
主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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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维砚

仲夏季节， 让孩子们兴奋不已的暑假
已经过半 ，夏令营 、兴趣班 、度假旅游……
这些写在城市孩子暑期计划上的项目大多
已经一一实现， 然而对于多数打工子弟来
说， 这样的暑假生活可能是他们可望而不
可即的。

“脱管”的少年在安全隐患四伏的城市边
缘“游荡”成长；

来京探亲的“候鸟”姐妹在车水马龙的街
道“无聊”度日；

被“托管”的小学生们向志愿者诉说对父
母陪伴的渴望……

这个夏天， 打工子弟们在这座热浪翻滚
的城市里继续着他们与城里孩子不一样的暑
假生活。

城市边缘的安全隐患

简陋的房屋鳞次栉比的排列，菜叶 、剩
饭、塑料袋……各种生活垃圾被直接堆在道
路两旁，太阳的炙烤让垃圾发酵并散发出刺
鼻的气味。 错综复杂的电线分割着人们头
顶的天空， 几块废弃的破布挂在电线上随
风飘荡。

这是在城中村、 城边村常能看到的景
象， 这些零星镶嵌在城市边缘的村落是打
工子弟的日常居住地， 也成为他们在漫长
暑假里主要的活动场所。 与城市孩子的居

住环境相比， 城乡接合部往往存在更多的
安全隐患。

几个月前，一段三名少年轮流殴打另一
名少年的视频让“奶西村”的名字出现在各
大媒体的新闻报道中。 这个面积 3.5 平方公
里的村子距离北京东北部最繁华的望京居
住社区不到 5 公里，常住人口 2211 人，流动
人口 30015 人，出租房屋 14210 间。

“孩子不想回老家过暑假 ，但是让她
自己待在村里实在不放心。 ”裸露的电线、
暴力的少年 、来往的车辆、复杂的人员构成
让奶西村的家长对孩子们的假期安全十分
担心。

在望京做服装生意的张女士每天清早出
门，晚上才回家，一个月只有四天时间休息，
于是在暑假开始后，她选择把 10 岁的女儿送
回了河南老家。

午后，奶西村绵延幽深的小巷子成为孩
子们的“游乐场”，愈加密集的出租房屋让奶
西村的孩子很难找到一块宽敞的空地玩耍。
村子附近原本有一片荒地，这片荒地正是少
年暴力事件的发生地，风波过后，多数家长
不再允许孩子来这里玩耍。

村口，奶子房中学门外，疾驰而过的货车
在道路上扬起滚滚尘土， 车上掉落的碎渣随
之散落一地。几个女孩在马路上嬉闹推搡，一
个女孩不小心跌倒，手腕立刻划出一条口子，
鲜血渗了出来。 小伙伴们用随身携带的矿泉
水帮她冲洗伤口，女孩的神情有些痛苦。 往
来车辆扬起的灰尘迅速将女孩们淹没在沙
尘之中。

“无聊”的假期生活

安德路附近的一家建材店铺门口， 两个
扎着马尾的小姑娘正坐在板凳上嗑瓜子，瓜
子皮在地上铺了厚厚一层。 离她们几步远的
地方， 两个眼睛黑亮的小男孩安静地蹲在地
上，年纪大一些的在用手里的雪糕棍“抠”地
砖接缝里的污泥， 年纪小一些的双手撑住下
巴，好奇地“围观”。

7 月 ，随着暑假的到来 ，老家在江西南
昌农村的张丽（化名）和张华（化名）终于可
以和家人团聚了 。 姐姐张丽 14 岁，开学念
初三，妹妹张华 12 岁，刚刚小学毕业。 由于
父母常年在北京做建材生意，姐妹俩只有假
期才能和父母团聚。 两个弟弟都还没上小
学，一直跟随父母在北京生活。记者刚才看
到的一幕就是姐弟四人暑假生活的日常
写照。

姐妹俩记忆里的暑假几乎都是在北京度
过的，不过，北京留给她们的印象不是故宫、
长城或者天安门， 而是这条位于东城区鼓楼
附近的安德路。

每天早晨 7 点半起床， 早饭过后家里的
门市店一开门， 姐妹俩就坐在门口的树荫下
开始了一天的生活，除了帮家里看店、照看弟
弟，闲聊、嗑瓜子和看电视是姐妹俩的主要娱
乐活动。“每天觉得很无聊，也想出去转转，不
过要父母同意才行。 ”虽然对暑假感到失望，
但是张丽表现得很懂事。

张丽的父母平时生意很忙， 周末接收客
人的订单，周一到周五赶制订单，几乎没有闲
暇时间。“街道办来问过参加暑期社区活动的
事儿，我没让她们报名。 ”张丽的母亲告诉记
者， 一方面她不放心孩子自己出去跟着志愿
者参观，另一方面觉得孩子还小，这些活动可
能对她们的影响不大。

尽管在母亲眼中还是小孩子， 不太爱说
话的张华告诉记者， 她喜欢看鲁迅的小说和
历史书籍，《呐喊》、《彷徨》、《坟》她都看过，她
喜欢北京红墙琉璃瓦的建筑和公园里曲折的
小径。每天晚饭后，张华会和姐姐去附近的青
年湖公园玩耍，看阿姨们跳一段广场舞，然后
去健身器材那玩一会儿。

被“托管”的孩子

一间不大的教室里， 二十几名学生正争
相说出自己的梦想。“我的梦想是妈妈能够回
家多陪陪我。”一个女孩声音哽咽地说。“孩子
们对亲情的渴望对我的触动很大。”志愿者李
佳琦颇有感触。 李佳琪是东北大学秦皇岛分
校英语专业的大一学生，今年暑假，她和七名
同学一起来到了位于丰台区马连道的一所打
工子弟学校支教。

“这些孩子的父母真的很不容易。 ”据支
教队员李涛介绍，暑期课堂每天早上 8 点上
课，为了不耽误上班时间，很多家长 6 点左
右就会把孩子送来学校， 下午 4 点半下课，
但是很多家长直到 6 点才能赶到学校接孩

子。生存的压力让很多学生家长终日奔波，身
心俱疲。

这所学校涵盖学前班、小学和初中，共有
9 个年级，由于学校周围的村子正在拆迁，学
生数量正迅速下降， 原本有学生 1400 多名，
目前已不到 900 人。

暑假伊始，20 多名年纪较小的学生因父
母白天外出工作而无人照顾， 校方出于对学
生安全的考虑，在家长的强烈建议下“被迫”
成立了这个暑期“托管班”，只向家长收取象
征性的费用。 志愿者们为期一周的支教活动
只是暑期“托管班”的前奏，支教活动结束后，
这些学生将被分在三个班级， 分别由三位老
师照看，直到暑假结束。

“很多学生来自单亲家庭，渴望亲情是
孩子们共同的心声。 ”曹校长告诉记者，早在
2010 年，学校就曾经试图建立“流动人口社
区活动中心”， 为打工子弟和父母提供亲子
活动场所。 不过四年过去了，由于资金和人
员的限制，活动中心的筹建依旧停留在招募
阶段。 “培养亲子教育模式，给儿童的生活带
去阳光和快乐”， 招募书上如是描述建立活
动中心的目的。

对于打工子弟学校而言，成立暑期“托管
班”实属无奈的选择。暑假本应是学生短暂告
别学校教育， 在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中自由
成长的大好时机，但是家长忙于生计、无暇陪
伴的现实又让 “托管班” 的存在显得十分可
贵。 不过，能够“托管”的是孩子们的暑假生
活，无法“托管”的却是孩子们情感的孤单与
心灵的寂寞。

安全隐患四伏，娱乐活动单一，家长无暇陪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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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夏季节， 让孩子们兴奋不已的暑假
已经过半 ，夏令营 、兴趣班 、度假旅游……
这些写在城市孩子暑期计划上的项目大多
已经一一实现， 然而对于多数打工子弟来
说， 这样的暑假生活可能是他们可望而不
可即的。

“脱管”的少年在安全隐患四伏的城市边
缘“游荡”成长；

来京探亲的“候鸟”姐妹在车水马龙的街
道“无聊”度日；

被“托管”的小学生们向志愿者诉说对父
母陪伴的渴望……

这个夏天， 打工子弟们在这座热浪翻滚
的城市里继续着他们与城里孩子不一样的暑
假生活。

城市边缘的安全隐患

简陋的房屋鳞次栉比的排列，菜叶 、剩
饭、塑料袋……各种生活垃圾被直接堆在道
路两旁，太阳的炙烤让垃圾发酵并散发出刺
鼻的气味。 错综复杂的电线分割着人们头
顶的天空， 几块废弃的破布挂在电线上随
风飘荡。

这是在城中村、 城边村常能看到的景
象， 这些零星镶嵌在城市边缘的村落是打
工子弟的日常居住地， 也成为他们在漫长
暑假里主要的活动场所。 与城市孩子的居

住环境相比， 城乡接合部往往存在更多的
安全隐患。

几个月前，一段三名少年轮流殴打另一
名少年的视频让“奶西村”的名字出现在各
大媒体的新闻报道中。 这个面积 3.5 平方公
里的村子距离北京东北部最繁华的望京居
住社区不到 5 公里，常住人口 2211 人，流动
人口 30015 人，出租房屋 14210 间。

“孩子不想回老家过暑假 ，但是让她
自己待在村里实在不放心。 ”裸露的电线、
暴力的少年 、来往的车辆、复杂的人员构成
让奶西村的家长对孩子们的假期安全十分
担心。

在望京做服装生意的张女士每天清早出
门，晚上才回家，一个月只有四天时间休息，
于是在暑假开始后，她选择把 10 岁的女儿送
回了河南老家。

午后，奶西村绵延幽深的小巷子成为孩
子们的“游乐场”，愈加密集的出租房屋让奶
西村的孩子很难找到一块宽敞的空地玩耍。
村子附近原本有一片荒地，这片荒地正是少
年暴力事件的发生地，风波过后，多数家长
不再允许孩子来这里玩耍。

村口，奶子房中学门外，疾驰而过的货车
在道路上扬起滚滚尘土， 车上掉落的碎渣随
之散落一地。几个女孩在马路上嬉闹推搡，一
个女孩不小心跌倒，手腕立刻划出一条口子，
鲜血渗了出来。 小伙伴们用随身携带的矿泉
水帮她冲洗伤口，女孩的神情有些痛苦。 往
来车辆扬起的灰尘迅速将女孩们淹没在沙
尘之中。

“无聊”的假期生活

安德路附近的一家建材店铺门口， 两个
扎着马尾的小姑娘正坐在板凳上嗑瓜子，瓜
子皮在地上铺了厚厚一层。 离她们几步远的
地方， 两个眼睛黑亮的小男孩安静地蹲在地
上，年纪大一些的在用手里的雪糕棍“抠”地
砖接缝里的污泥， 年纪小一些的双手撑住下
巴，好奇地“围观”。

7 月 ，随着暑假的到来 ，老家在江西南
昌农村的张丽（化名）和张华（化名）终于可
以和家人团聚了 。 姐姐张丽 14 岁，开学念
初三，妹妹张华 12 岁，刚刚小学毕业。 由于
父母常年在北京做建材生意，姐妹俩只有假
期才能和父母团聚。 两个弟弟都还没上小
学，一直跟随父母在北京生活。记者刚才看
到的一幕就是姐弟四人暑假生活的日常
写照。

姐妹俩记忆里的暑假几乎都是在北京度
过的，不过，北京留给她们的印象不是故宫、
长城或者天安门， 而是这条位于东城区鼓楼
附近的安德路。

每天早晨 7 点半起床， 早饭过后家里的
门市店一开门， 姐妹俩就坐在门口的树荫下
开始了一天的生活，除了帮家里看店、照看弟
弟，闲聊、嗑瓜子和看电视是姐妹俩的主要娱
乐活动。“每天觉得很无聊，也想出去转转，不
过要父母同意才行。 ”虽然对暑假感到失望，
但是张丽表现得很懂事。

张丽的父母平时生意很忙， 周末接收客
人的订单，周一到周五赶制订单，几乎没有闲
暇时间。“街道办来问过参加暑期社区活动的
事儿，我没让她们报名。 ”张丽的母亲告诉记
者， 一方面她不放心孩子自己出去跟着志愿
者参观，另一方面觉得孩子还小，这些活动可
能对她们的影响不大。

尽管在母亲眼中还是小孩子， 不太爱说
话的张华告诉记者， 她喜欢看鲁迅的小说和
历史书籍，《呐喊》、《彷徨》、《坟》她都看过，她
喜欢北京红墙琉璃瓦的建筑和公园里曲折的
小径。每天晚饭后，张华会和姐姐去附近的青
年湖公园玩耍，看阿姨们跳一段广场舞，然后
去健身器材那玩一会儿。

被“托管”的孩子

一间不大的教室里， 二十几名学生正争
相说出自己的梦想。“我的梦想是妈妈能够回
家多陪陪我。”一个女孩声音哽咽地说。“孩子
们对亲情的渴望对我的触动很大。”志愿者李
佳琦颇有感触。 李佳琪是东北大学秦皇岛分
校英语专业的大一学生，今年暑假，她和七名
同学一起来到了位于丰台区马连道的一所打
工子弟学校支教。

“这些孩子的父母真的很不容易。 ”据支
教队员李涛介绍，暑期课堂每天早上 8 点上
课，为了不耽误上班时间，很多家长 6 点左
右就会把孩子送来学校， 下午 4 点半下课，
但是很多家长直到 6 点才能赶到学校接孩

子。生存的压力让很多学生家长终日奔波，身
心俱疲。

这所学校涵盖学前班、小学和初中，共有
9 个年级，由于学校周围的村子正在拆迁，学
生数量正迅速下降， 原本有学生 1400 多名，
目前已不到 900 人。

暑假伊始，20 多名年纪较小的学生因父
母白天外出工作而无人照顾， 校方出于对学
生安全的考虑，在家长的强烈建议下“被迫”
成立了这个暑期“托管班”，只向家长收取象
征性的费用。 志愿者们为期一周的支教活动
只是暑期“托管班”的前奏，支教活动结束后，
这些学生将被分在三个班级， 分别由三位老
师照看，直到暑假结束。

“很多学生来自单亲家庭，渴望亲情是
孩子们共同的心声。 ”曹校长告诉记者，早在
2010 年，学校就曾经试图建立“流动人口社
区活动中心”， 为打工子弟和父母提供亲子
活动场所。 不过四年过去了，由于资金和人
员的限制，活动中心的筹建依旧停留在招募
阶段。 “培养亲子教育模式，给儿童的生活带
去阳光和快乐”， 招募书上如是描述建立活
动中心的目的。

对于打工子弟学校而言，成立暑期“托管
班”实属无奈的选择。暑假本应是学生短暂告
别学校教育， 在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中自由
成长的大好时机，但是家长忙于生计、无暇陪
伴的现实又让 “托管班” 的存在显得十分可
贵。 不过，能够“托管”的是孩子们的暑假生
活，无法“托管”的却是孩子们情感的孤单与
心灵的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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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琦颇有感触。 李佳琪是东北大学秦皇岛分
校英语专业的大一学生，今年暑假，她和七名
同学一起来到了位于丰台区马连道的一所打
工子弟学校支教。

“这些孩子的父母真的很不容易。 ”据支
教队员李涛介绍，暑期课堂每天早上 8 点上
课，为了不耽误上班时间，很多家长 6 点左
右就会把孩子送来学校， 下午 4 点半下课，
但是很多家长直到 6 点才能赶到学校接孩

子。生存的压力让很多学生家长终日奔波，身
心俱疲。

这所学校涵盖学前班、小学和初中，共有
9 个年级，由于学校周围的村子正在拆迁，学
生数量正迅速下降， 原本有学生 1400 多名，
目前已不到 900 人。

暑假伊始，20 多名年纪较小的学生因父
母白天外出工作而无人照顾， 校方出于对学
生安全的考虑，在家长的强烈建议下“被迫”
成立了这个暑期“托管班”，只向家长收取象
征性的费用。 志愿者们为期一周的支教活动
只是暑期“托管班”的前奏，支教活动结束后，
这些学生将被分在三个班级， 分别由三位老
师照看，直到暑假结束。

“很多学生来自单亲家庭，渴望亲情是
孩子们共同的心声。 ”曹校长告诉记者，早在
2010 年，学校就曾经试图建立“流动人口社
区活动中心”， 为打工子弟和父母提供亲子
活动场所。 不过四年过去了，由于资金和人
员的限制，活动中心的筹建依旧停留在招募
阶段。 “培养亲子教育模式，给儿童的生活带
去阳光和快乐”， 招募书上如是描述建立活
动中心的目的。

对于打工子弟学校而言，成立暑期“托管
班”实属无奈的选择。暑假本应是学生短暂告
别学校教育， 在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中自由
成长的大好时机，但是家长忙于生计、无暇陪
伴的现实又让 “托管班” 的存在显得十分可
贵。 不过，能够“托管”的是孩子们的暑假生
活，无法“托管”的却是孩子们情感的孤单与
心灵的寂寞。

本报记者 王维砚

仲夏季节， 让孩子们兴奋不已的暑假
已经过半 ，夏令营 、兴趣班 、度假旅游……
这些写在城市孩子暑期计划上的项目大多
已经一一实现， 然而对于多数打工子弟来
说， 这样的暑假生活可能是他们可望而不
可即的。

“脱管”的少年在安全隐患四伏的城市边
缘“游荡”成长；

来京探亲的“候鸟”姐妹在车水马龙的街
道“无聊”度日；

被“托管”的小学生们向志愿者诉说对父
母陪伴的渴望……

这个夏天， 打工子弟们在这座热浪翻滚
的城市里继续着他们与城里孩子不一样的暑
假生活。

城市边缘的安全隐患

简陋的房屋鳞次栉比的排列，菜叶 、剩
饭、塑料袋……各种生活垃圾被直接堆在道
路两旁，太阳的炙烤让垃圾发酵并散发出刺
鼻的气味。 错综复杂的电线分割着人们头
顶的天空， 几块废弃的破布挂在电线上随
风飘荡。

这是在城中村、 城边村常能看到的景
象， 这些零星镶嵌在城市边缘的村落是打
工子弟的日常居住地， 也成为他们在漫长
暑假里主要的活动场所。 与城市孩子的居

住环境相比， 城乡接合部往往存在更多的
安全隐患。

几个月前，一段三名少年轮流殴打另一
名少年的视频让“奶西村”的名字出现在各
大媒体的新闻报道中。 这个面积 3.5 平方公
里的村子距离北京东北部最繁华的望京居
住社区不到 5 公里，常住人口 2211 人，流动
人口 30015 人，出租房屋 14210 间。

“孩子不想回老家过暑假 ，但是让她
自己待在村里实在不放心。 ”裸露的电线、
暴力的少年 、来往的车辆、复杂的人员构成
让奶西村的家长对孩子们的假期安全十分
担心。

在望京做服装生意的张女士每天清早出
门，晚上才回家，一个月只有四天时间休息，
于是在暑假开始后，她选择把 10 岁的女儿送
回了河南老家。

午后，奶西村绵延幽深的小巷子成为孩
子们的“游乐场”，愈加密集的出租房屋让奶
西村的孩子很难找到一块宽敞的空地玩耍。
村子附近原本有一片荒地，这片荒地正是少
年暴力事件的发生地，风波过后，多数家长
不再允许孩子来这里玩耍。

村口，奶子房中学门外，疾驰而过的货车
在道路上扬起滚滚尘土， 车上掉落的碎渣随
之散落一地。几个女孩在马路上嬉闹推搡，一
个女孩不小心跌倒，手腕立刻划出一条口子，
鲜血渗了出来。 小伙伴们用随身携带的矿泉
水帮她冲洗伤口，女孩的神情有些痛苦。 往
来车辆扬起的灰尘迅速将女孩们淹没在沙
尘之中。

“无聊”的假期生活

安德路附近的一家建材店铺门口， 两个
扎着马尾的小姑娘正坐在板凳上嗑瓜子，瓜
子皮在地上铺了厚厚一层。 离她们几步远的
地方， 两个眼睛黑亮的小男孩安静地蹲在地
上，年纪大一些的在用手里的雪糕棍“抠”地
砖接缝里的污泥， 年纪小一些的双手撑住下
巴，好奇地“围观”。

7 月 ，随着暑假的到来 ，老家在江西南
昌农村的张丽（化名）和张华（化名）终于可
以和家人团聚了 。 姐姐张丽 14 岁，开学念
初三，妹妹张华 12 岁，刚刚小学毕业。 由于
父母常年在北京做建材生意，姐妹俩只有假
期才能和父母团聚。 两个弟弟都还没上小
学，一直跟随父母在北京生活。记者刚才看
到的一幕就是姐弟四人暑假生活的日常
写照。

姐妹俩记忆里的暑假几乎都是在北京度
过的，不过，北京留给她们的印象不是故宫、
长城或者天安门， 而是这条位于东城区鼓楼
附近的安德路。

每天早晨 7 点半起床， 早饭过后家里的
门市店一开门， 姐妹俩就坐在门口的树荫下
开始了一天的生活，除了帮家里看店、照看弟
弟，闲聊、嗑瓜子和看电视是姐妹俩的主要娱
乐活动。“每天觉得很无聊，也想出去转转，不
过要父母同意才行。 ”虽然对暑假感到失望，
但是张丽表现得很懂事。

张丽的父母平时生意很忙， 周末接收客
人的订单，周一到周五赶制订单，几乎没有闲
暇时间。“街道办来问过参加暑期社区活动的
事儿，我没让她们报名。 ”张丽的母亲告诉记
者， 一方面她不放心孩子自己出去跟着志愿
者参观，另一方面觉得孩子还小，这些活动可
能对她们的影响不大。

尽管在母亲眼中还是小孩子， 不太爱说
话的张华告诉记者， 她喜欢看鲁迅的小说和
历史书籍，《呐喊》、《彷徨》、《坟》她都看过，她
喜欢北京红墙琉璃瓦的建筑和公园里曲折的
小径。每天晚饭后，张华会和姐姐去附近的青
年湖公园玩耍，看阿姨们跳一段广场舞，然后
去健身器材那玩一会儿。

被“托管”的孩子

一间不大的教室里， 二十几名学生正争
相说出自己的梦想。“我的梦想是妈妈能够回
家多陪陪我。”一个女孩声音哽咽地说。“孩子
们对亲情的渴望对我的触动很大。”志愿者李
佳琦颇有感触。 李佳琪是东北大学秦皇岛分
校英语专业的大一学生，今年暑假，她和七名
同学一起来到了位于丰台区马连道的一所打
工子弟学校支教。

“这些孩子的父母真的很不容易。 ”据支
教队员李涛介绍，暑期课堂每天早上 8 点上
课，为了不耽误上班时间，很多家长 6 点左
右就会把孩子送来学校， 下午 4 点半下课，
但是很多家长直到 6 点才能赶到学校接孩

子。生存的压力让很多学生家长终日奔波，身
心俱疲。

这所学校涵盖学前班、小学和初中，共有
9 个年级，由于学校周围的村子正在拆迁，学
生数量正迅速下降， 原本有学生 1400 多名，
目前已不到 900 人。

暑假伊始，20 多名年纪较小的学生因父
母白天外出工作而无人照顾， 校方出于对学
生安全的考虑，在家长的强烈建议下“被迫”
成立了这个暑期“托管班”，只向家长收取象
征性的费用。 志愿者们为期一周的支教活动
只是暑期“托管班”的前奏，支教活动结束后，
这些学生将被分在三个班级， 分别由三位老
师照看，直到暑假结束。

“很多学生来自单亲家庭，渴望亲情是
孩子们共同的心声。 ”曹校长告诉记者，早在
2010 年，学校就曾经试图建立“流动人口社
区活动中心”， 为打工子弟和父母提供亲子
活动场所。 不过四年过去了，由于资金和人
员的限制，活动中心的筹建依旧停留在招募
阶段。 “培养亲子教育模式，给儿童的生活带
去阳光和快乐”， 招募书上如是描述建立活
动中心的目的。

对于打工子弟学校而言，成立暑期“托管
班”实属无奈的选择。暑假本应是学生短暂告
别学校教育， 在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中自由
成长的大好时机，但是家长忙于生计、无暇陪
伴的现实又让 “托管班” 的存在显得十分可
贵。 不过，能够“托管”的是孩子们的暑假生
活，无法“托管”的却是孩子们情感的孤单与
心灵的寂寞。

“农民工在城市，关键是有个好心态，主动融入城市，自己就是城市的主人”

用技术和爱心融入城市的农民工

据新华社北京电 教育部 8 月 ５ 日发布
《关于做好全国中小学生学籍信息管理系统
全面应用工作的通知》指出，全部问题学籍处
理工作结束后， 教育部将为每位学生核发全
国唯一的学籍号。

通知要求，全面开展以学生身份基本信
息为核心的数据审核工作， 减少问题学籍，
确保数据质量。 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要与公安

机关协作，对本省（区、市）学籍进行查重、查
错， 向县级教育行政部门提供问题学籍清
单。 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对问题学籍进
行核查处理。 要优先完成毕业年级问题学籍
处理工作。

通知指出， 全国学籍系统可监测随迁子
女流动情况，提高平等接受义务教育水平，推
动高中阶段教育公平。 完善学生营养改善计

划管理工作，提高项目实施效果。做好学生资
助工作，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应加强留守儿童
管理，建立动态登记监测制度，提高关爱和服
务水平。为招生入学提供支撑，控制义务教育
学生无序流动，遏制超大规模高中学校，规范
招生入学秩序和办学行为。

教育部已开放全国学籍系统有关数据，
并初步建立数据导出使用管理制度， 支持各

省（区、市）以全国学籍系统为基础开发满足地
方管理需求的特色功能。 对工作积极、有需求
但技术力量相对薄弱的省份给予技术支持。

通知还要求，各地要建立保障全国学籍
系统正常运行的长效机制，不断提高保障水
平。 尽快落实全国学籍系统应用培训、运行
维护和技术支持所需经费和人员，并满足持
续发展需要，为系统正常运行提供保障。

教育部将为每位学生核发全国唯一学籍号

深圳:

广场文化丰富百姓生活

夜幕降临，深圳龙华文化广场逐
渐热闹起来，广场舞、街舞、轮滑、露
天电影等吸引周边众人参与，形成一
片欢乐的海洋。他们中有距离广场不
到 1 公里的富士康员工，还有周边社
区居民、街舞社团、轮滑爱好者等，在
广场运动休闲已成为他们生活的一

部分。
图为 8 月 3 日晚 ，深圳龙华文

化广场 ，舞蹈爱好者在学习西班牙
斗牛舞 。 CFP 供图

武汉为外来工子女
打造快乐“放学吧”

本报讯（记者张翀 通讯员易先云 刘晓云）
“孩子白天在这里，他们开心，我们也放心。 ”
环卫女工向学荣在江汉区民意街天后社区
“放学吧”接孩子时高兴地说。 该社区以外来
务工人员及双职工家庭居多，很多打工子弟
校外托管、课业辅导、业余活动的需求得不
到满足。 自去年“放学吧”成立以来，这一问
题得到解决，社区累计服务辖区青少年 5000
人次。

“放学吧”的孩子们中，80%是外来务工人
员子女。暑假期间，父母外出上班，孩子独自在
家的安全和学习成为问题。 “放学吧”专业的社
工和辖区志愿者为社区孩子辅导暑期功课，培
养业余爱好，丰富他们的暑假生活。

河南滑县农民
出国打洋工再创新高

农闲以来，河南省滑县公安局出入境管
理接待大厅内，每天都有大批农民工从各乡
镇赶来办理出国护照。 除了在国内长年输出
40 万务工人员外，越来越多的滑县农民工选
择出国打洋工增收，他们的月薪大多在 1 至
3 万元之间，年收入可达 15 至 40 万元。 据了
解，滑县在国外打工人员年创劳务收入已达
2 亿元人民币以上。

图为河南省滑县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民

警正在为高平镇 36 名准备前往印度尼西
亚的的中青年建筑工集中办理护照 ， 并向
大家认真讲解有关出国务工安全防范注意

事项。 张波/CFP

已开放全国学籍系统有关数据， 可监测随迁子女流动情况， 提高平等接受义务教育水
平，推动高中阶段教育公平


